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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

———以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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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扶贫方式在我国的精准扶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它很难全面覆盖深度贫困的小农户，也面临很多挑战。因此，需要探索和创新适合贫

困小农户的多种生产扶贫方式。一项在河北省太行山区村庄开展８年的扶贫行动表明，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以 “贫困小农户现在有什么”的生计资源为出发点，以健康农产

品和地方特色食物产品的小农式生产为 “产业”，以城市普通消费者对健康食物的需求

为对接出口，以 “巢状市场”为交易和互动的组织形式，通过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人口

的相互信任和共同参与，成功地将生计资源和社会资本转化为贫困人口的收入，实现精

准、稳定和可持续的脱贫结果，彰显了创新、协调、绿色和共享的发展理念。

关键词：小农生产　精准扶贫　生产扶贫　巢状市场　

作者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贺聪志，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一、贫困小农的脱贫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取得了巨大的扶贫成就。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实

施，农村贫困人口在２０１７年底进一步减少到３０４６万人。① 当前扶贫工作的重点是
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人口，且主要是小农户。根据精准扶贫政策的宏观设计，
“生产扶贫”是完成脱贫目标任务最重要的举措。② 在实践中，生产扶贫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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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地方特色产业，通过鼓励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或龙头企业
等新型经营主体，在贫困地区开发 “一乡一业”或 “一村一品”，进而带动贫困户脱

贫。因此，“产业扶贫”几乎成为了 “生产扶贫”的代名词，且绝大多数情况下，主

要指农业生产和食物生产类的产业。

以往的实践表明，面对复杂的现实情况，产业扶贫在带动小农户脱贫过程中常
常遇到一些瓶颈和困难。例如，产业发展的集中化、规模化和标准化常常与贫困小

农户生产性资源的分散性、微型性和多样性相矛盾。而且，若不能对资源优势、市

场潜力等做出科学判断，盲目推行 “一乡一业”或 “一村一品”式的专业化产业，

很容易陷入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和生产过剩，① 给本就脆弱的贫困小农户带来更多
不确定性和生计风险。此外，如何保障这些贫弱、分散的小农户在面对其他强势市

场主体时不被排挤，有更多的自主性、谈判能力和内生动力，在流通交换中获得更

公平合理的价值分配等，也是产业扶贫中难以回避的困难和挑战。②

其实，扶贫方式可以多元化，不必拘泥于一种思路。基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
国情，不可能在所有地区统一实现大规模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农业或食物生产。在很

多贫困地区，零散地块往往更适合小农式的家庭生产。小农经济有其合理性和必要

性，并没有完全过时。③ 小农农业的重要性和小农户的生存发展亦受到国家的高度

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２０１８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将

小农户发展和乡村振兴放到了显要位置，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小农
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

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扶持小农户发展生态农业”，“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

合发展之路”，等等。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扶贫工作应该与乡村

振兴战略有机结合，遵循中央关于小农农业和小农户发展的上述指导思想，遵循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针对当前的贫困新特点和各地的现

实情况，在 “产业扶贫”难以覆盖的地区或不太适合的情况下，应该探索能够将贫

困小农户的生产与现代社会需求联结起来的多元扶贫新机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际上出现了各种重新思考和定义农业与农村发展，并
尝试通过调整农业生产方式和创新市场流通机制来回应农业与食物体系危机的实践

和理论探索。尤其是，作为对农业部门所遭遇的价格挤压的回应，农民尝试发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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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带来更多附加值的新的产品和服务，并在纯粹的农耕之外创新多元的生计活动，

这样的地方性行动大量涌现。在理论和政策层面，这些行动常被以 “多功能性”或
“生计方式多样化”等概念来概括和表述。① 与此同时，这些开拓新的产品和服务的
农民发现，进入主流市场对改善其家庭境地作用有限，因为大部分附加值被控制市
场渠道的其他行动者攫取，或者其产品和服务根本就难以进入主流市场。在此背景
下，这些农民另辟蹊径，与同样在寻求更健康食物的城市消费者合作，建立直接联
结，从而构建起一种主流市场之外的新型市场形式。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
中国家，这种现象都日益普遍。② 例如，荷兰的很多小农场主在农场中将牛奶加工
成乳酪、酸奶和其他产品，直接销售给附近城市的消费者；巴西政府通过 “联邦食
品采购计划”（ＰＡＡ）和 “校餐计划”（ＰＮＡＥ）等制度化方式，直接采购小农户的
农产品，以为小农户创造一个保护性的市场空间。近１０年来，类似的实践探索在国
内越来越多地生发出来，有的是民间草根个体或群体的自发创新 （如农民个体发展
特色生态农产品并通过社会网络构建起固定的消费者群体，返乡 “新农人”带动村
民将产品与城市消费者直接联结等），有的是社会组织或高校及科研机构推动下的社
会试验 （如中山大学在广东省和云南省推动的 “绿耕”城乡互助实践，山西省永济
市 “蒲韩乡村社区”帮助小农户构建类似新市场等）。在对荷兰、巴西和中国等实践
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２０１０年，笔者与荷兰学者扬·杜威·范德普勒格 （Ｊａｎ
Ｄｏｕｗｅ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ｌｏｅｇ）、巴西学者塞尔吉奥·施奈德 （Ｓｅｒｇｉｏ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共同提出
“巢状市场”（Ｎｅｓｔ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的概念，以对这种新的市场形式和农村发展实践进行
总结和概括。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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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构建巢状市场的行动一般被视为回应生态问题或食品安全问题的一种替代
性实践。但事实上，这类行动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它们正在成为推动农业转型和
农村发展的新动力。同时，这种市场形式所创造的新的经济空间和分配机制也可以
成为贡献于小农户生计和农村减贫的创新路径。近年来，将类似路径应用于扶贫行
动的探索越来越多，例如，一些地方政府推动的 “消费扶贫”行动，四川省青神县
妇联推动的 “我在深山有远亲”实践 （鼓励消费者与贫困农户 “结对子”），河南省
固始县物价局在该县平楼村推动的 “贫困小菜园”行动，以及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
省太行山区开展了８年的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等等。

这些致力于将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直接联结起来，为贫困小农户构建一种特
殊的 “巢状市场”的理念和实践，正是立足于中国当下独特社会环境，以小农户
生产为基础的扶贫与乡村发展探索。本文以生产和市场两个维度作为扶贫的切入
点，以这些实践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呈现这一
新的扶贫探索，阐述其主要特征和理论内涵，为探讨如何化解当前的扶贫困境提
供一种思路，并对中央关于扶贫工作和小农户发展的重要思想进行实践具体化和
理论深化。

二、贫困小农的 “产业”与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行动

自２０１０年起，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在河北省太行山区的青林乡①开展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目标是通过发展适合贫困小农户特征的 “另一种产业”

和创造将农村贫困生产者和城市普通消费者直接联结起来的 “另一种市场”———
“巢状市场”，来探索瞄准深度贫困人口的 “另一种脱贫途径”。由于贫困小农户的
“另一种产业”主要指农民以小农方式开展的农产品和其他食物产品的生产，故本文
将此脱贫途径称为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

（一）另一种产业：小农生产

从农村发展的生计理论视角来看，思考农户生计改善与收入提高的出发点应是
“农户现在有什么”（以此为基础，再思考农户可以做什么），而不是 “农户现在缺少
什么”。② 因此，要使贫困户建立可持续的生计收入方式，应该从其可控制、可支配
和可获及的生计资源入手，充分开发、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调动农户的主体性和
能动性来创造发展机会。农户的生计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物质资源、经济 （或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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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① 对于分布于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的

贫困农户的生计发展来说，小块土地、山地、多年种植和饲养的品种 （作物、蔬菜、

林果、家禽、家畜等）以及水源等是其主要的自然资源；现有的劳动工具和生产设

施是其主要的物质资源；少量 （或几乎没有的）现金或存款以及来自政府的少量政

策性补贴是其主要的经济资源；现有的家庭劳动力以及按照小农方式进行种养殖业

生产的乡土知识和经验技能是其主要的人力资源；亲属邻里关系、村庄各种正式和

非正式组织以及人际信任是其主要的社会资源；现有的小农式 （非工业化）生产方

式和乡土食品生产传统，以及这些生产方式和生产传统中所体现出的有关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价值理念是其主要的文化资源。②

基于上述生计资源，贫困的小农户可以从事的生产便是在有限 （相对较小）的

土地或空间规模上，依靠有限 （相对比较缺乏）的家庭劳动力，按照现有 （相对较

为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艺，以有限度 （相对固定）的生产规模，种植和饲养

现有 （相对乡土）的作物 （包括蔬菜、林果等）和家畜家禽，以及加工有地方特色
（相对传统）的食品。这些产品的小农式生产，是几乎所有具备一定生产能力的贫困

户都可以顺利开展、没有多少生产风险的 “另一种产业”。其产品便是规模比较固定

的地方品种作物、畜禽产品、瓜果蔬菜和地方性的加工食品等。

（二）另一种市场：巢状市场

当前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城市的食物消费转型和日趋多元化的需求，为贫困户的

上述产品提供了特定的销售契机。近年来规模化和工业化的食物生产方式，以及远

距离食物流通中的化学添加与保鲜方式等带来的食物质量和环境健康问题日益显

现。③ 食品安全问题不断被媒体曝光，引发一定的公众焦虑和信任危机。在此背景

下，相当一部分城市普通消费者在试图寻找主流市场之外的安全食物获及渠道。

相对于各种认证和标签，部分消费者更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生产过程和了解的

生产者。他们更青睐受工业化农业生产方式影响较少的小农生产方式，农民与其劳

动对象的亲和性，以及这种产品的地方性、自然性、稳定性和文化性。他们不仅重

视食物安全，也有着对环境和贫弱者的社会关切与价值认同。他们愿意以适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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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固定的小农户直接对接，信任其产品质量，定期购买其产品，支持其小农式的乡
土生产方式。这样，特定的农村生产者和特定的城市消费者就以食物为载体直接联
结在一起，既满足了农村生产者的生计收入需要，也满足了城市消费者的健康食物
需求。

这种在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之间形成的直接对接、实名、有相对固定边界
以及具有一定认同和信任的 “另一种市场”，被称为 “巢状市场”。① “巢状”一词在
此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这种市场是特定人群之间所形成的有限而又相对闭合的产
品、现金、信息、服务等的流通圈和交往圈，恰如在主流市场中筑入的一个个 “鸟
巢”，因此其本身就嵌入在主流市场之中；另一方面，它也是对这种特殊市场形式和
食物供需网络的一种隐喻，强调的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而固定的联结关系
和基于信任的社会网络，恰如 “鸟巢”里的各个节点，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各种方式
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构成一个边界相对明确的市场结构。只要某些生产者和某些消
费者建立了这样的固定结构，就可以形成一个巢状市场。按此原则，一个村庄的生
产者与城市的一个社区或多个社区的消费者可以建立起一个巢状市场；一个村庄的
生产者也可以分成多个生产者小组，分别固定对接城市消费者，形成多个巢状市场。

以此方式，在更大的范围内，如一个乡，直至一个国家，形成的将不是一个没有边
界的无限大市场，而是无数个巢状市场。

（三）另一种生产扶贫方式：巢状市场小农扶贫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最早在青林乡的柳村发起。在柳村的带动下，邻近的
宋村后期也开展了同样的扶贫行动。下面主要以柳村的实践为例，介绍该试验的主
要过程。

柳村隶属河北省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西部山区，距离北京１９０公里，位属太行
山区。２０１７年，全村共１７３户，６５４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５５户 （１２户为政策
兜底对象），贫困人口２１０人。村庄常住人口以留守的妇女、老人和儿童为主。该村
耕地７７０亩 （人均约１．２亩），林地１０００多亩。村庄至今保存着较为典型的小农农
业形态，通过种植、养殖的结合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生产。旱地和水浇地主要产出
玉米、红薯、花生、土豆和各种杂粮。林地则产出核桃、板栗、柿子、桃、李子、

杏等林果。每个农户都拥有一片小菜园。家庭养殖仍以乡土方式为主，主要产出有
土鸡、土鸭、柴鸡蛋、鸭蛋、农家猪、山羊等。另外，红薯粉、红薯干、烧饼、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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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豆腐、柿子饼等是该村独具特色的乡土加工食品。基于柳村的这些资源和产品，

研究团队自２０１０年开始尝试在乡村和城市之间进行 “搭桥”。

１．村庄贫困小农户的组织与合作

研究团队首先与柳村村委会合作，在对村庄生产状况和贫困小农户可利用的生

计资源进行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开始动员农户参与，并推动村庄内部的组织与合作。

经过筛选，２０个具备一定生产能力和良好口碑的贫困农户 （大部分是贫弱的留守老

人）成为生产小组的第一批成员。同时，３位村民代表 （其中一位是女性）被推选

为生产小组的核心组织者，他们负责将一家一户的小农组织起来，协调和监督生产

过程、把关产品质量、组织配送、与消费者进行互动，等等。

目前村庄已经形成相对有序的组织分工，有１６个农户在专门负责屠宰加工、质

量把关、包装、配送以及与消费者互动等环节。经常参与的农户已达７６户，包括几

乎所有具备一定生产能力的贫困小农户。同时，按照农户生产能力和生产优势的差

异，农户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农产品供应分工。由于柳村的带动，附近的宋村自

２０１６年也独立组织起来，参与农户目前已扩展至１９户。

研究团队参与培育理念、协助村庄组织起来，并在此过程中观察组织过程，与

村庄一起思考如何改进和完善。在启动初期，研究团队为生产小组提供了少量的配

送补贴和配送协助。２０１２年后生产小组逐渐能够独立完成各种操作环节，且不再需

要经费补贴等帮助。自２０１４年起，研究团队还与生产小组一起发起了保护乡土老品

种的试验。

２．城市消费者群体的动员与拓展

在城市 （北京），研究团队从邀请身边的同事和亲朋好友开始，依托社会关系网

络发展消费者群体。１８个家庭成为第一批消费者，之后，有过良好参与体验的消费

者又不断邀请熟人亲友加入，使消费群体以 “滚雪球”的方式自发拓展。截至２０１７
年年底，柳村已在北京建立８个配送点，参与的消费者超过４００个家庭，且数量还

在逐步增加。２０１７年夏，柳村的生产小组又凭借其不断拓展和建立的社会网络，与

河北省保定市的一个消费者群体建立联结。附近的宋村也逐渐发展起覆盖１００个左

右家庭的城市消费者群体，在北京建立了３个配送点。

２０１６年年底的一项调查①显示，参与的消费者对柳村巢状市场表达出很高的信

任度：表示信任的消费者比例达９５．１％，其中６９．１％表示通过一定时间的联结和交

往，已经信任农户和村庄生产小组，２６．０％表示因信任研究团队或其他消费者，进

而信任村庄。对于为什么选择参与柳村巢状市场，消费者的反馈是： “有益健康”

（８０．２％）、 “尊重自然” （７６．５％）、 “有助于减贫” （５４．３％）、 “熟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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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次调查主要借助 “问卷星”展开，调查人员将问卷的网络链接推送到柳村的各个消
费者微信群中，邀请消费者自愿参与、网上作答，共收回８１份有效问卷。



（４４．４％）、“定价合理”（４３．４％）、“喜欢乡土性产品”（４３．２％）等。

３．乡村与城市的联结与互动

巢状市场为乡村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构建了一个联结与互动的特殊场域。其中

农产品的直接对接是其核心内容。２０１７年，柳村全年纳入对接的农产品已达５６种，

最受欢迎的产品为土猪、土鸡和鸡蛋。这种农产品的城乡对接一直持续至今，配送

活动一般保持约每２０天一次，目前正在逐渐增加配送频率。

与此同时，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推动中国社会生发出一场 “社交革命”，也

使城市消费者和乡村生产者之间跨越空间的日常互动成为可能。目前，微信群和微

信公众号是双方交流所依托的主要媒介。它们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分享、

下单交易、网上支付、质量反馈、活动组织以及消费者邀请新成员加入等提供了极

大便利。此外，乡村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也有很多面对面的交往与互动。村庄的每

次配送都为双方提供了见面交流的机会。很多消费者在闲暇之余携家人 （尤其是孩

子）和亲朋好友访问村庄和对接的生产农户，既得到了休闲放松，也增进了对村庄、

农户和食物生产过程的了解。这些联结和互动使得双方逐渐拉近了距离，增进了理

解和信任。

４．价格协商、收益分配与质量监督

出于帮助贫困小农户改善生计的考虑，柳村巢状市场农产品的价格普遍高于当

地市场３０％—６０％，但远低于城市市场上带有 “生态”、 “有机”标签的农产品价

格。在销售收入中，生产小组一般提取１０％—２０％用于必要的劳动力投入、配送、

包装等组织成本，其余全部返还农户。

目前巢状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对农户和消费者都有吸引力，并得到参与双方的认

可。同时，由于乡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实现了直接对接，去除了中间环节，双方

都能够从中受益更多。一方面，生产农户可以获得比当地更高的出售价格，且产品

有稳定销路。以鸡蛋为例，很多连走到集市都很困难的留守老人，如今在家门口就

可以以３０—４０元每公斤的更高价格定期将鸡蛋售出。另一方面，相比城市市场上的
“有机”产品来说，巢状市场农产品的定价更加 “平民化”，适合面向城市普通收入

水平的家庭。以猪肉为例，北京市场上 “有机”猪肉的价格常常高达１２０—２００元每

公斤，而巢状市场的定价维持在５０—６５元每公斤。

此外，研究团队与生产者和消费者一起，共同构建了一系列参与式质量监督保
障机制，包括：（１）可追溯产品来源和去向的实名制标签。巢状市场每份产品的标

签上均详细标注生产农户和消费者的姓名与联系方式，存在质量问题时可以直接追

溯到具体农户。（２）生产小组及村庄内部的熟人社会监督。生产小组对进入巢状市

场的产品进行质量把关。与此同时，在生产小组内部和整个村庄内部，每一个参与

农户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均会因熟人社会的人际传播机制而广为人知，这对产品

的质量起到了很好的内部监督作用。
·４４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５．调整与适应：从 “生产—消费”不连续向连续的努力
巢状市场尝试重构 “生产—消费”关系，重新联结长期被区隔的消费者与生产

者、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这种联结需要克服不少价值、机制、制度、技术与社会
环境等方面的障碍与困难。例如，发起之初，村民和消费者不理解巢状市场的理念；

缺乏可供借鉴的、成熟的组织机制和经验；乡村缺少适应这种市场的检验检疫、屠
宰加工、冷藏、物流等服务和设施；农民进城配送经常受到各种限制；生产小组管
理能力欠缺，等等。与此同时，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对接也表现为一个不断博弈和不
断调整的非线性过程，存在很多不连续性。例如，在产品本身和配送环节等方面，

城市消费者常常要求较高的精确性，而乡村生产者则往往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一
些消费者已经习惯于超市食物的标准化和一致性，对于乡土农产品的外观、分割和
包装有时会感到不适应；等等。这也导致在巢状市场建立初期，对接失败或消费者
退出的现象偶有发生。

事实上，巢状市场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为不断克服这些挑战，将不
连续性转化为连续性的过程。８年来，生产小组不断总结实践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和调整，例如，不断学习网络使用技能，完善组织环节；调整
种养殖结构和生产方式，使生产更有计划性和协调性；等等。此外，长期持续的互
动也使消费者增进了对村庄和生产农户的了解。很多消费者参与出谋划策，积极帮
助村庄应对产品包装、组织配送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例如，每个取货点都有部分
消费者为村民进城配送提供分货、暂存等帮助；几位互联网行业的消费者志愿为巢
状市场设计了专门的交易软件，并长期提供技术维护。

随着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不断磨合、调整与适应，以及村庄组织机制的不断完善，

目前巢状市场在柳村和宋村均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 “生产—消费”对接关系和相对
固定的消费者群体。

三、巢状市场的特点

（一）市场的多元形态

当前，主导市场认知的主要是新古典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话语。这种视角假
设市场中的行动者具有完全的理性，并在象征层面将市场抽象为根据价格水平自动
调节供需平衡 （即 “看不见的手”）的一般性体系。各种市场形态都归属于这个体
系，并由统一机制进行调节；社会则是一个与经济相分离的领域，不会影响经济秩
序。然而，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理论经济学意义上的一般性市场体系只是一种理
想。这种话语忽视了多元性市场的存在以及多元市场力量运作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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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和关系。①

事实上，市场不仅仅只是抽象的价格、偏好、供应、需求和自动形成平衡的体
系 （这种纯粹的市场并不存在），市场也是特定人群之间基于特定的社会物质基础、

对特定商品和服务进行交易的场所或结构。② 在市场体系之内，同时共存着缤纷多
样的市场形态或市场结构，其中一些具有悠久的历史。每个具体的市场形态都有自
己的运作机制，不同机制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和互动。它们对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联
结方式或直接或间接，或简单明了或错综复杂。它们可能存在于地方，也可能延伸
到全球。市场嵌入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可以直观可见，也可以高度匿名，它们塑造
了商品和服务在市场中的流动模式。而在不同流动模式中，收益和成本 （包括交易
成本）在参与各方之间的分配方式也不同。③ 历史上，市场之间一般都有着一定的
边界，其范围取决于可利用的技术、基础设施和当地的历史与文化背景。④ 就本质
而言，市场并没有善恶之分。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完全取决于效率、个体行
动者被赋予的空间和自由度、所创造的分配效果等。⑤

但在今天，全球农业与食物领域正越来越被各种 “食物帝国”（ｆｏｏｄ　ｅｍｐｉｒｅ）⑥

和其他大中间商所控制的市场秩序所主导，形成 “沙漏状的食物体系”。⑦ 包括食物
帝国在内的商业力量构成一种强制性网络，对战略性的联结、节点和通过点加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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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同时试图阻断或清除其他替代模式的存在。① 它们主要以农业企业的模式组织

食物的生产、加工与流通，不断形塑和重塑生产与消费领域，建构产品的质量标准

以及消费者的需求与偏好。而对于这些农业企业来说，交换价值和利润率超越了使

用价值，导致的结果是交换模式压制生产模式，市场价格等外部指标左右这些企业

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例如，决定一头牛饲料配给量或一头猪屠宰时间的，经常

是饲料原料的成本或猪肉的市场价格，而不是动物的生长过程和日常表现。可以说，

在这种市场中，资源、劳动力、知识、产品、服务或者任何投入都会被转化成完全

的商品，都需要按照交换价值进行严格的估价。②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一过程在

加速向全球扩张和向乡村延伸。在此过程中，很多有着长期历史的地方性市场被挤

压、改组或收编，多元市场的边界在逐渐消融；产品生产越来越去地方化，日趋脱

离当地特殊的生态系统和社会属性，与文化和地方性资源发生了断裂。③ 同时，这

些过程也在消耗地方自然资源，破坏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和环境体系的抗逆性。

这也是一个层级化的、长链的市场。食物从土地到餐桌的过程被各种中间商层

层控制，生产者与消费者被各种中间环节区隔开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产品 （如

某种食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匿名的，也不存在固定而持续的生产和购买关系。

对于食物消费者来说，他们不知道购买的食物来自何处 （ｆｏｏｄ　ｆｒｏｍ　ｎｏｗｈｅｒｅ），由

谁生产，以及如何生产；④ 对于食物生产者来说，他们也同样不知道生产的食物销

往何处，由谁消费。人们参与市场的主要目的就是商品交易，经由商品交换和货币

往来发生社会联系。换言之，这种市场所折射出的，更多是一种市场的关系或者商

品的关系。由于存在诸多中间环节，交易成本较高，产品价值链中的绝大部分利润

主要被中间环节尤其是大的工商资本所占有。个体小农常常失去直接进入市场的通

路，其产品只能通过 “公司＋农户”或被中间商贩收购等形式，成为这些企业的原

材料，或自身成为农业雇工。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对其产品和劳动的议价权。

上述这种伴随全球化过程兴起并扩张的主流市场，也可称为 “无限市场”。“无

限”一词是对其以下特点的表征：市场秩序主要由食物帝国等少数商业力量控制；

发散性辐射 （如作为市场出口的超市），没有明确的边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因各

种中间环节的控制而被区隔，没有直接的互动；产品难以溯源，生产者和消费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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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匿名的；不断向全球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口、资源和地方性市场被纳入其秩序

和规则之下；等等。随着无限市场的扩张和农业与食物生产方式的转型，环境和生

态的过度损耗、农民的生存挤压、食品安全和健康风险、农村社会结构的消解等，

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和挑战。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国际上有很多行动者都在积极采取策略进行回应。近年

来，通过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变革来推动建立更可持续的食物体系，并对社会和生态

进行修复，已经成为 “新的行动领域”。① 这些行动和努力已经生发出很多新的、能

带来更多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其中有些则涉及对流通和分配机制的重塑。在主流

无限市场所定义的范式和规则之外，其他的市场形态也在这些过程中不断被复兴或

创新出来。这些从微小开始、从角落发起的地方性行动和实践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取

代主流无限市场，而是弥合主流市场的 “失灵”，并修复其带来的社会和生态后果。

它们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正在重塑农村发展和农业与食物体系。巢状市场便是这

样的一种行动和实践，其本身也是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的一种替代性市场形态。

（二）巢状市场的结构

无论是巢状市场还是无限市场，都是市场整体的一部分。两种市场之间存在复

杂的互动，在现实中并非完全对立。同时，巢状市场本身也嵌入在无限市场之中，

但又有别于无限市场。巢状市场象征着产品、服务、现金和信息等新的流动形式。②

与人们习以为常的无限市场相比，巢状市场是在哲学基础、价值伦理、逻辑过程和

运行规则等方面颇为不同的另一种结构。

作为对食品安全、个体小农生存困境等问题的回应，巢状市场旨在打破主流无

限市场中食物帝国等中间环节的控制，建立食物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 （见下

页图）。巢状市场代表着一种 “旁路” （ｂｙ－ｐａｓｓ），③ 旨在绕过无限商品市场通道，

重新联结被区隔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被割裂的社会与生态关系，创造一种生产者与

消费者共同拥有、合作互惠的地方性市场。这里的生产者一般指直接从事农业生产

和产品加工的无数个个体小农，包括具有家庭劳动力的贫困农户。而消费者一般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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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普通消费者。当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以食物为载体、以巢状市场为机制建
立起直接的联系，所有生产者与消费者都是实名的，消费者知道购买的食物来自何
处 （ｆｏｏｄ　ｆｒｏｍ　ｓｏｍｅｗｈｅｒｅ），由谁生产，以及如何生产；① 生产者也知道生产的食
物销往何处，由谁消费。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食物产品来说，生产者与消费者往
往维持固定而长期的生产和购买关系。一旦一个巢状市场得以建立，其中的生产者、

消费者将相对固定，即是有限度的；生产者的产品种类、生产规模和产量也是有限
度的。与无限市场相比，它不是发散的，而是一个相对闭合的流通圈。它与另一个
巢状市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边界。

生产者与消费者在主流无限市场中的区隔和在巢状市场中的对接图②

此外，巢状市场的边界还体现在产品的特殊性和共享的价值规范两个方面。首

先，巢状市场的产品以农户的生计资源为基础，由具有良好声誉的特定小农生产者
群体以小农农业方式与自然协同生产。因此，产品种类丰富多样，且具有浓厚的乡
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其生产是自然的、生态的。其次，这些特定的生产者和
特定的消费者共享着一套独特的价值规范和标准框架，例如，在高质量和安全食物
方面，更强调与自然协同生产出来的健康产品，并不必然要求产品具有齐一的鲜艳

颜色和漂亮外形；在生产方式方面，更看重非工业化的小农模式的生产；在生态环
境方面，更注重尽可能少地使用化肥、农药、人工激素等化学物质；在价格方面，

既考虑农民保持可持续小农生产方式的成本和收益，也考虑城市普通消费者的承受
能力；在产品数量和供应时间方面，更尊重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过程，而非要求随时
可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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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对接意味着巢状市场不再有中间环节或中间商的控制，

食物价值链的收益绝大部分归个体小农所有。在巢状市场中，参与的小农既是生产

者，也是销售者，能够获得比无限市场更多的产品附加值。同时，巢状市场也创造

了将偏远山区和贫弱群体纳入的新的经济空间，开发了这些原本被无限市场排斥的、

边缘化的地区与人口的发展潜力和创收机会。这是巢状市场小农扶贫功能最显著、

最直接的体现。

生产者与消费者因为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和目标定位，故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

利益相关者和价值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巢状市场产品的价格很容易由生产者和消

费者商议而定，过程透明。中间商价值攫取的去除和价值共同体基础上的议价机制，

意味着小农生产者能以较高的价格 （相比地方性市场价格）出售产品，而消费者也

能以相对较低的价格 （相比市场上 “有机”或 “生态”产品的价格）获得自己信赖

的高质量健康产品。

对于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巢状市场来说，每一个生产者都有一个建立在有限生

计资源和特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生产 （产品）规模上限，且其产品已经建立起了固

定的对接消费者，而产品价格由上述议价机制而定。因此，在有特定生产者、特定
消费者和特定生产 （产品）规模的条件下，无论是在生产者之间、消费者之间还是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都是一种人人共享价值、共享利益的关系，具有高度的包容

性。再者，无论主流市场的价格如何大起大落，巢状市场的产品价格都能维持长期

的相对稳定。因此，对于小农生产者来说，参与巢状市场是一种风险极低的生计策

略和脱贫途径。

巢状市场中的生产者小组内部、消费者小组内部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都构

成了一个边界明显的社会网络，这是巢状市场的另一个典型特点。在此网络中，共

享的价值规范和频繁的互动交流，使得作为巢状市场中各个节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之间逐渐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基础，并使得信息在网络里得以顺利传递。生产者可以

自觉地保障食物的小农生产方式和健康的食物质量，不仅因为他们知道谁将消费自

己生产的食物，而且因为他们与特定的消费者之间已经建立了信任。因为这样的信

任，消费者对其购买的产品质量有信心，因此在议价方面会更加尊重生产者的意见

和权力。可以说，信任机制对巢状市场的运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巢状市场的社

会网络和信任机制还有助于贫困生产者之间的资源调动和互惠互助，从而使生产得
以顺利开展。此外，贫困农户还可以在参加巢状市场的各种互动活动中，参与讨论，

发出声音，表达观点，并认识到自己对生产健康产品的贡献和价值。这些虽不能直

接提高收入，却是改善生活质量的内容，也可以激发贫困户改变自我的内在动力。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对农户的赋权以及农户自主性的增加。这样的社会网络以

及身处其中的行动者之间的信任、信息传递和互惠互助等正是巢状市场所生产的社

会资本。它是贫困农户需要的、也是一般情况下最为缺乏的重要生计资源。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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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生产则可以提高生产者将资源转化为产品和收入的能力，进而借此脱离贫困，

实现可持续生计。①

由此可见，巢状市场中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主要是一种基于使用价值关系和

信任关系的市场，所交易的产品也主要是基于使用价值关系和信任关系的产品。此

外，在巢状市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享的价值规范中，小农农业生产方式是重要的

内容。在小农农业中，使用价值超越了交换价值和利润率，因此，生产模式主导着

交换模式，一些内部指标对生产起着规范作用。例如，小农根据一头牛的生长过程

和日常表现来确定最适合的饲料配给量，根据一头猪的自然生长规律来确定何时屠

宰出售，等等。独特的农业与自然、社会和人类 （生产者、消费者等）之间的关系

是小农农业的典型特征，而产品交易也服从于这些关系。对于农业生产投入，无论

是外部购买的 （如种子、种畜、肥料等），还是农民自己创建的各种资源库 （如农家

肥、圈舍、梯田等），甚至自己的劳动力，小农都将它们作为体现自然属性的使用价

值投入到农业生产过程中，而不再需要按照交换价值对其进行严格的估价，不会将

它们视为一定要创造更多价值的资本 （即除了获得回报之外，还必须获得资本的利

息等）。② 对于巢状市场的小农生产者来说，很多资源 （尤其是公共池塘资源）、劳

动力、乡土知识并未经过完全的商品化，而只是以非商品化或半商品化的形式进入

到农业生产过程中。可以说，一系列的关系和结构是巢状市场产品生产、加工、配

送和消费过程的主要组织机制，并以此维持共享的价值规范和标准框架，保障产品

的质量和安全，满足小农生产者对于生计收入和普通消费者对于健康食物的需求。

巢状市场的特点可以通过其与农业和食物领域的主流无限市场的对比更好地呈现

出来 （见表１）。当人们使用主流市场的一些概念和框架看待巢状市场时，有时会想当

然地认为巢状市场规模太小，效率低下。其实，巢状市场的优势正在于规模的有限

性，以及巢状市场的个数、巢状市场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人数和适合村庄资源条件的

产品种类数。巢状市场的规模应该体现为一种 “范围经济”（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ｏｐｅ），③

是一种 “小而美”的模式。与此相比，无限市场则强调 “规模经济”（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ａｌｅ），追求的主要是产品专业化程度和交易量的多少，尤其是少数商品的巨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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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规模。

表１　巢状市场与主流无限市场的比较

巢状市场 无限市场 （农业和食物）

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对接，重新联结生产与消费、
城市与乡村、农业与地方社会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城乡之间被各种中间环节区隔，
农业越来越脱离地方社会

有边界、有限的 无边界、无限的

实名，生产者与消费者互相知晓，且维持长期固定
的生产和购买关系

匿名，生产者与消费者互不相知，其间的生产和购买
关系经常是偶然的、变化的

以有着浓郁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的产品为主 以农业工业化产品为主

短链流通，交易成本随参与人数增加而降低，依靠
社会网络、可见性和透明性获得信任和声誉

长链流通，经常需要进行市场调研、市场营销，交易
成本高

生产与消费的信息容易掌握，供给与消费持续互动，
并趋向平衡

生产与消费的信息无法掌控、难以预测，供给与需求
经常陷入周期性失衡

价值共同体基础上的议价机制，过程透明，价格相
对稳定

充满价格竞争甚至操控，过程隐蔽，价格波动起伏

规模小，自然与市场风险小 规模较大，自然与市场风险很大

水平式市场结构，小农生产者参与和控制从生产到
销售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更公平的附加值分配

层级式市场结构，小农生产者往往只是廉价原材料供
应者或农业雇工，位于产业链最底端，经常遭遇价格
挤压和利益剥夺

生产者和消费者共享一套独特的价值规范和标准框
架，相互信任，合作互惠

市场建构质量标准和消费需求，且受大资本和中间商
等隐性权力控制

价值和关系导向，主要体现为关系的市场、关系的
产品

利润导向，主要体现为市场的关系、商品的关系

有助于纳入边缘地区和贫弱者，具有高度的包容性
和显著的扶贫功能

强势群体主导，边缘地区和贫弱者经常被排挤和淘汰

对自然和社会产生保护性、修复性效果 经常对自然和社会产生破坏性、攫取性效果

四、巢状市场小农扶贫的功能

（一）“生产扶贫”的两种方式

“生产扶贫”本身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包括围绕主流无限市场的 “产业生

产”和依托巢状市场的 “小农生产”。不同的方式存在各自的优势和不足，适合不同

特征的贫困群体。

小农扶贫所对应的主要是小农农业模式。小农农业模式通常以生态资本的持久

利用为基础，旨在保护和改善农民生计。小农农业往往以其多功能性为显著特征，

从事农业的劳动力通常来自家庭内部，或者通过互惠关系组织调用农村社区成员，

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家庭所有。小农会通过采取诸多精明的策略使其农业活

动远离外部市场。小农农业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小农将农业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带着

热情和精神坚持不懈地投身于农业生产之中；小农将劳动置于舞台的中心，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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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我控制的且部分自我调配的资源联结在一起，也与前途和未来联结在一起，因
此是就业的重要途径；小农倚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协同生产，通过精耕细作和创建资源
库达到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小农基于生计资源进行内源性、地方性和多样性的产品生
产；小农对劳动对象进行 “精心照料”，不会用 “强制”的方式影响动植物的生长过
程，体现了对生物生命的尊重；小农还利用匠人工艺创造各种新奇事物；小农会利用
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对外部市场约定俗成的远距化来保持高度的自主性；等等。①

产业扶贫对应的主要是企业农业模式。企业农业是通过扩大规模进行生产的一
种农业方式，其生产高度专门化。企业农业经营者主动委身于对主流市场的依赖之
中，尤其是与农业投入相关的市场。企业农业主要建立在信贷、工业投入与技术等
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基础之上，并对劳动过程进行部分工业化改造。企业农业的
主要特点表现为农业活动与已有的生态资本相剥离，自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存在
逐渐减少，那些保留下来的部分也在不断地经历着全方位 “人工化”过程的 “重
构”；企业农业的生产目标集中在利润的创造上，它依靠现有的可用资源来生产附加
值而非依赖资源库的发展，由于高度依赖市场，其自主性程度较低；农业企业往往
热衷于依赖信贷资金进行规模扩张，故企业债务相对较高；企业农业依据市场关系
来组织和安排劳动与生产过程，外部指标成为了主要的指示标准，因此常常体现为
对动植物生命的忽视；等等。②

对两种生产扶贫方式进行总体比较可以发现，“巢状市场小农扶贫”主要依赖贫
困小农户的生计资源，采用小农农业的生产模式，通过巢状市场向城市消费者提供
“一村多品”。“产业扶贫”则主要依赖来自村庄内部或外部的产业资源，采用企业农
业的生产模式，提供的经常是高度专门化的 “一村一品”。

对生产扶贫两种方式的对比可以采用政治经济学四个关键问题的分析框架。这
四个问题是：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什么，他们用所得物做什么；分别
用于考察资产的社会关系、劳动分工、收益分配的社会关系、消费与积累的社会关
系。③ 首先，谁拥有什么？产业扶贫中食物体系的大部分联结都被企业和其他中间
商所控制，而巢状市场小农扶贫中的贫困农户则控制着 （或与消费者共同控制着）

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全部过程。其次，谁从事什么？产业扶贫中的贫困农户主要
作为原材料或劳动力的提供者而存在 （现实中以前者为主，只有少量贫困人口成为
雇工）。而巢状市场小农扶贫中的贫困小农户既从事生产和加工，也从事配送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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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叶敬忠：《没有小农的世界会好吗？———兼序 〈新小农阶级〉中译本》，《中国农业大学
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叶敬忠：《没有小农的世界会好吗？———兼序 〈新小农阶级〉中译本》，《中国农业大学
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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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再次，谁得到什么？产业扶贫的较大部分收益被企业和其他中间商所占有 （某
些情况下，这也是农民陷入贫困的原因之一），有时还会被村庄精英所 “俘获”。而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中的贫困小农户能够得到更好的价格和更多的收入，除支付必要
的组织成本外，并无其他中间环节攫取收益。最后，他们用所得物做什么？产业扶
贫中的企业或其他中间商常常将收益用于扩大规模或开拓新产业，而巢状市场小农
扶贫中的贫困农户将收入用于消除贫困，并在尚有多余的情况下，用于农业生产的
继续改善或资源的维持及乡村性的重建等 （见表２）。①

表２　小农扶贫与产业扶贫的比较及政治经济学分析

小农扶贫 产业扶贫

主要特点

　　资源特点 生计资源 产业资源

　　生产模式 小农农业 企业农业

　　产品种类 一村多品 一村一品

政治经济学分析

　　谁拥有什么
贫困小农户拥有 （或与消费者共同拥有）
所有联结，包括从生产、加工、配送、销
售到消费的过程

大部分联结由企业及其他中间商控制，
包括从生产、加工、配送、销售到消
费的过程

　　谁从事什么

贫困小农户既从事食物的生产，也从事加
工、配送和销售，并根据消费者的反馈对
生产、加工和配送进行调整完善，拥有较
大的自主性和内生动力

贫困小农户的角色一般是向农业企业
或食物企业提供原材料，或作为企业
的雇工，缺少谈判能力和内生动力

　　谁得到什么

更公平的收益分配：贫困小农户以较高且
稳定的价格出售产品，价值链中诸多环节
上产生的收益均归其所有，分配份额得到
极大提高，且收入机会更稳定、持续，风
险较小

不平等的收益分配：生产经营的大部
分收益常常被控制流通环节的企业及
其他中间商获得；有些经营主体还能
获得优惠政策；贫困小农户处于价值
链最底端，获得较少收益，且收入机
会相对不稳定，很多情况下还承担较
大风险

　　他们用所得物做
　　什么

改善贫困小农户的家庭生计，实现脱贫，
改善生产，维护农村公共池塘资源，重建
乡村性

企业和其他中间商常常将积累的财富
用于规模扩张或其他产业的开发

（二）巢状市场小农扶贫的效果

８年的试验证明，巢状市场小农扶贫可以是一种更为精准的扶贫和乡村振兴模
式，在带动贫困小农户脱贫增收、改善村庄生态环境和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具有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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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生计资源为基础，贫困户的参与很普遍，生产可持续。贫困户参与巢
状市场小农扶贫的门槛非常低，只要有生产空间和劳动能力就可以成为巢状市场的

生产者。在柳村，除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极少数贫困户 （“兜底扶贫”的对象），

其他贫困户均可自愿参与巢状市场。越是贫困的农户参与巢状市场的积极性越高，

尤其是那些缺少其他收入来源的妇女和老人。贫困农户参与巢状市场的产品已达５６
种，几乎覆盖当地能够生产的所有种类，包括利用院落、山坡、林地和河沟饲养的

各种畜禽产品，各种时令蔬菜、杂粮、林果，各种地方特色食品，如红薯粉、柿子

饼、豆腐、烧饼等，甚至包括山上地里采集的野菜、野蘑菇、中草药等。这种以贫

困农户的生计资源为基础的生产性 “产业”具有高度的可持续性，因为所利用的是

贫困小农户自家的院落和土地、村庄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池塘资源以及小农所掌握的

生产经验和乡土知识。在柳村，有的原本属于 “兜底扶贫”对象的贫困小农户也参

与了巢状市场的生产。例如，患有中风的空巢留守老人许某，原本已无法下地干活，

２０１３年春季向邻居借１００元购买鸡苗在自家院落饲养，通过巢状市场出售鸡蛋和

鸡，当年收入２５００元左右；２０１４年购买更多鸡苗在野外山坡饲养，当年收入超过１
万元。

第二，以固定的消费者和较高的产品价格为保障，贫困户的收入稳定而持续，

脱贫效果显著。巢状市场通过建立稳定且长期固定的消费者群体，以较高的价格将

贫困户生产的多种产品按一定频率出售。首先，巢状市场的每次交易都能为贫困户

带来实实在在的现金收入，脱贫效果立竿见影。据柳村生产小组统计显示，２０１７年

参与巢状市场的农户共７６户，其中４８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包括政策兜底的６户。

他们每年通过巢状市场获得的收入存在一定差异，少则千元左右，多则上万元。更

多的贫困老人每年通过提供鸡、鸡蛋以及各种小杂粮、南瓜、核桃、板栗等，可获

得２０００—５０００元的收入。这笔收入虽然看起来离致富尚远，但已足以弥合这些农户

的已有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缺口。其次，参与农户在不同季节会生产出多样化的产

品，并且可以基本不受季节限制地提供肉类、蛋类以及干果、杂粮等耐久产品和农

家特色食品。同时，消费者的食物需求是常年不断的。这种供应和需求的稳定性和

连续性使得巢状市场的交易得以全年进行，因此贫困户月月有进项，收入长期可持

续，从而可以保证脱贫效果长期稳定。最后，巢状市场各种产品的价格总体上长期

稳定，并不随着外部市场的剧烈波动而大幅调整。此外，以生计资源为基础的小农
生产对来自主流市场的外部投入依赖较少，进而可以保障贫困户的稳定收益，使发

展巢状市场成为一种风险极低的扶贫行动。这种扶贫行动能够充分 “帮助小农户对

接市场”，“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体现了乡村社会和

城市社会共享的发展理念。

第三，以充分的互动和信任为基础，乡城关系和谐而协调。巢状市场为农村贫

困小农 （生产者）和城市居民 （消费者）提供一个相互了解、紧密互动和建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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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台。除了持续性地购买农户产品外，不少消费者为巢状市场提供协调配送和分
发货物、建立和维护网络下单平台等志愿服务，自发为村庄贫困家庭捐赠衣物、儿

童玩具和图书。很多消费者在闲暇之余携家人亲友访问村庄和农户，不仅为村庄带

来了额外的收入 （食宿），而且发挥了农业和乡村在自然教育等方面的多功能性，增

进了城市消费者对农耕特点的了解和对农户的信任，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有的

消费者还为到北京求医的农民提供医疗信息、挂号住院等帮助。与此同时，有的参

与农户有时也会给对接的城市消费者家庭带去新采的蜂蜜或新摘的果蔬，或者捎去

几句问候。这些超越纯粹产品交易的互动和关怀，符合 “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

合发展之路”的发展方略，体现了和谐的乡城关系和协调的发展理念。

第四，以整体性修复为补充，乡村建设既生态又富有文化。巢状市场小农扶贫

行动不仅在村庄直接推动各种更加可持续的恢复乡村活力、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

民自身发展的创新活动，还在村庄诱发了一系列变化。调查发现，在巢状市场的影

响下，村民自身在食物消费方面的安全意识得到明显提升。柳村越来越多的农户开

始种植乡土品种、繁育本地鸡苗和猪苗，以保护地方特色动植物资源和优良品种。

生产小组还将部分收入投入垃圾治理和文化活动中，带动村庄形成多元的互助与合

作，也提升了村庄自身的组织能力。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行动所激发的这些变化，对

乡村生态修复、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具有重要作用，体现了 “扶持小

农户发展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和绿色的发展理念。

五、结论与讨论

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扶贫方式在我国的精准扶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

很难全面覆盖深度贫困的小农户，也面临很多挑战。此时，需要探索和创新适合贫

困小农户的多种生产扶贫方式。为此，扶贫工作在认识和思维上需要转变。（１）扶
贫方式应该是开放的、多样的。不同方式各有优势和不足，适合不同特征的贫困地

区和贫困群体，没有哪种方式可以一成不变且放之四海而皆准。（２）对于深度贫困

的小农户来说，扶贫行动的目标应该切实可行。作为一项社会事业，扶贫的直接目

标不是致富，而是通过各种生计改善和收入提高措施，在贫困人口目前已有收入的

基础上，使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设定的贫困线标准。（３）基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

国情，规模化产业生产并非适合所有地区，尤其是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小农生产并

没有过时。在规模化的产业扶贫行动难以全面覆盖贫困小农户时，他们基于零散地

块的小农式家庭生产应该是生产扶贫的立足点，此时，脱贫任务的关键便是如何将

其与现代社会需求联结起来，即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

本文基于开展８年的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呈现了一种 “产业扶贫”之外

的、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和乡村发展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该试验表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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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小农户现在有什么”的生计资源为出发点，以他们开展的健康农产品和地方特
色食物产品的小农式生产为 “产业”，以城市普通消费者对健康食物的需求为对接出

口，以远离主流市场和充满信任的 “巢状市场”为交易和互动的组织形式，由贫困

人口和城市人口共同参与的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可以成为一条具有高度可行性和

长期稳定性的可持续生产扶贫途径。其可行性源于食物生产建立在贫困户已经拥有

的各种生计资源基础上和长期实践的小农生产方式上。其稳定性源于在农村生产者

和城市消费者等相关行动者之间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和互动信任，或者说社会资本。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可以成功地将农户现有的生计资源和社会资本转化为贫困人口

的生计收入。这样的收入数量未必巨大，但对贫困家庭来说至关重要，且稳定可靠，

风险很低，很容易弥合贫困人口已有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缺口，从而实现精准脱贫。

这样的实践模式也不同于以往扶贫实践中有时出现的一次性或短期性采购。柳村的

巢状市场已经持续８年并一直保持良性发展，消费者的需求是长期性的，生产者也

始终有产品供应，所以如果组织维护好，类似市场可以有较好的发展空间和长期持

续的可能性。尤其重要的是，这一实践可以成为农户脱贫之后不再返贫的重要手段。

巢状市场的核心是重建市场嵌入社会的特征，直接联结生产者和消费者，并通
过市场来重建社会信任和共享价值。巢状市场将非常异质的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

者进行对接，既实现了城乡的融合，很好地彰显了共享、协调、绿色的发展理念，

也是小农户与现代社会有机衔接的一种创新和探索。

对于构建巢状市场这种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机制，人们经常会有很多困惑或

误解。最常见的一个误解在于人们认为贫困村庄一般偏远，与如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对接存在距离上的限制。其实，县城 （或县城以上城市）范围内的任何一个社区或

者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均可以与贫困村庄实现对接，而且产品的运输

和配送将更为容易。此外，有人会认为生产者的组织和消费者的发动是关键，目前

没有人员能够开展这些活动。其实，每个村庄都有主要来自县城政府部门或事业单

位的驻村工作队，他们是建立村庄与县城机构或城市社区对接的最佳组织者和中间

人，另外，村庄社会工作者、大学生村官、村干部等也可以承担起组织者和发动者

的角色。事实上，在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行动中，研究团队就扮演着这样一

种 “搭桥”和协助性角色。

如前所述，近年来，构建类似巢状市场的扶贫行动在国内各地越来越多地生发
出来，一些积极效果正在显现。但是，对于这些正在大量涌现的扶贫实践，尚缺乏

概念和理论上的总结和分析。本文正是对这类实践进行概念提升、学术分析和理论

探讨的一种尝试。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呈现的 “巢状市场小农扶贫”探索，只是产业扶贫之外的

一种扶贫思路，但并非唯一的生产扶贫方式。它与各地方的社会物质基础紧密相关。

不同地方在小农农业特点、基础设施状况、社区文化、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不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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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巢状市场的发展空间和扶贫效果存在差异。因此，对这种模式的借鉴不能简单
套用，而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扶贫方式。

同时，这类扶贫行动在实践中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完美无缺。“巢状市场小农扶
贫”亦是如此。例如，在宏观层面，这种方式需要面对商品大市场的全球环境，如
何确保不偏离扶贫和乡村发展的价值规范，如何在巢状市场共同体中构建共享和分
享的机制，如何提高组织者的能力等，将是长期的挑战。在微观层面，８年的实践
表明，生产者和消费者组成联结并形成共享的价值规范和标准框架需要一个较长的
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种不连续性时常出现。此外，在生产者组织、消费者组织、

产品质量保证、配送分发等方面也会面临一些技术问题和制度挑战。在这些方面，

政府和社会各界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来为这类市场的发展和扶贫行动创造更大的活
力和空间。例如，政府部门、企业、学校和医院等的食堂或员工可以与贫困村庄进
行对接，帮助发展起稳定的消费群体；村庄生产和组织环节所需的一些基本公共品，

如冷藏、加工、包装、互联网和运输等方面的设施和设备，可以由地方政府或村集
体提供；政府可以发挥职能，为村庄提供检验检疫、规范屠宰、小额生产周转金、

打通农产品进城配送绿色通道等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类似巢
状市场这样的互惠经济的发展尤其需要外部的扶植和内部的组织，一方面需要政府
和社会各界在理念、政策和资源等方面的倡导和支持，否则将很难与资本主导的市
场经济形式相竞争；另一方面需要小农户的团结合作，因此如何以合作社等方式将
小农户有效地组织起来需要更多的探索。

总之，当前的精准扶贫工作应该在生产扶贫方式上突破常规思维，重新认识和
分析小农农业以及小农户的特点、潜力和能动性，充分利用国家的扶贫政策和项目
支持，通过贫困小农户的生产劳动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创新真正适合贫困小农户
的长效脱贫机制。

〔责任编辑：冯小双〕

·８５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６）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ｒｉａｌ　ｗｉｔｈ　Ｎｅｓｔ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Ｙｅ　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　ａｎｄ　Ｈｅ　Ｃｏｎｇｚｈｉ·１３７·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ｌｅｄ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ｂｕｔ　ｉｔ　ｆａｃｅｓ　ｍａｎ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Ｗ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ｓｅｅｋ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ｏｏｒ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ｓ．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ｒｉａｌ　ｗｉｔｈ　ｎｅｓｔ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ｉｈａ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ｏｖｅｒ　ｅｉｇｈｔ　ｙｅａｒｓ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Ｗｈａｔ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ｄｏ　ｐｏｏｒ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ｈａｖｅ？＂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ｏｏｋ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ｆａｒ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ｉｅｓ　ａｓ　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ｆｏｏｄ　ａｓ　ａｄｏｃｋ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ｎｅｓｔ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ｒｕｓｔｉｎｇ　ｊｏｉ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ｄｗｅｌｌｅｒ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ｔｉｅｓ，ｔｈ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ｔｏ　ａ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ｇｏ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７）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Ｖａｌｕｅ
Ｊｉ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１５９·

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ｓｔ＂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ｌｉｎｋｅｄ　ｕｐ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ｒｔ　ａｓ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ｒｔ　ａ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ｔｏ　ａ　ｃｏｎｊｏｉ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ｐｕｎ　ｏｆｆ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ｇｅｎｒｅ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ｐｌｕｒ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ｓ　ｓｕｃｈ，ｉｔ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ｍｐｌｅ　ｒｏｏｍ
ｆｏ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ｂｌｅ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ｓｔ＂ｓｐｉｒｉｔ　ａｎｄ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ｏｆ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ｃｃｏｒ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ｄｏ　ｔｈｅ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ｏｕ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Ｃｈｉｎａ　ｎｅｅｄｓ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ｕｌｌ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ｔｈｕｓ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　ｗｅｌｌｓｐｒｉｎｇ　ｏｆ　ａｒｔ　ａｎ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ｎｅｗ　ｇｅｎｒｅ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ｌｉ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ａｎ　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ｔｉ－

·７０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